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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的菜什麼味道？想像是想像不出來的。你再大的想像力，
也想不出那些平常少見的食材和烹飪方法，只有親臨現場，才會
體會到它的豐富、多元、奇異。
隨央視的《三餐四季》欄目組在雲南的德宏州待了兩日，吃到
不少有趣的食物，雖然1993年就來過德宏，但當時匆忙路過，沒
有仔細品味當地的美食，這一次有機會深入到德宏的菜市場、農
家小院，和當地的廚師、店主以及金莎、何岩柯等吃貨們有了更
深入的交流，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種美食，叫德宏菜。
德宏菜屬滇菜系列，滇菜在八大菜系之外，但它的個性絲毫不
遜於八大菜系，甚至個性更濃。而德宏菜可以說是滇菜中的滇
菜，是五味噴薄而出的佳餚，我將從酸、甜、苦、辣、怪幾方面
加以記述。

酸
芒市的酸筍是漚出來的。
傣家竹樓後頭總會擺着幾口粗陶罈子，雨季一來，嫩竹筍切絲
兒，拌了小米辣丟進去，拿芭蕉葉封口。過半月掀開，酸氣直往
人天靈蓋上躥。那酸是帶着水汽的，像瀾滄江畔濕漉漉的晨霧，
把五臟六腑都沁透了。
德宏的酸味菜餚通常使用天然的酸味食材，如酸筍、酸菜、酸
木瓜、酸角等，這些食材經過自然發酵，酸味純正且帶有獨特的
風味。德宏的酸味菜餚不僅酸爽開胃，還常常帶有辣味。
我到德宏的第一天，總感覺香芒市的黃昏比其他地方的來得緩
慢些，像一鍋酸湯在炭火上煨着，咕嘟咕嘟地冒泡。我一人來到
街邊，嘗嘗美食。竹棚下，傣家阿婆舀起半瓢紅油辣子，手腕一
抖，潑進搪瓷盆裏的涼拌鬼雞中。碎米辣與青檸汁在雞肉纖維間
廝殺，激得人鼻腔發酸——這是德宏的酸，酸得鋒利，酸得坦
蕩，像少年時攥着鐮刀割膠的日子，一刀下去，乳白的汁液裹着
疼痛汩汩流淌。
我印象最深的是酸角汁。酸角最常見，是德宏地區常見的一種
酸味水果。32年前我在德宏吃過酸角糕，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做
成水果糖一樣的形狀，攜帶方便，食用也方便。酸角汁則是當地
人喜愛的飲品，做法：將酸角去殼，果肉加水煮沸，過濾後加入

糖調味，冷卻後即可飲用，酸爽解渴。這也是一般外地人最能接
受的酸，其他的酸就要看個人喜好和承受力了。

甜
那天早晨，我們幾個去一家店裏品嘗牛肉湯餌絲，這家店很

火，排隊的人不少。排隊的間隙，我看到店的另一處寫着三個
字：「甩粑粑」，字寫得有些童趣，彷彿看到人在甩粑粑的畫
面，我就建議說：「我們也嘗嘗這個甩粑粑吧。」甩粑粑也是德
宏的特色風味小吃，它是用雞蛋液和成的麵團，用手甩成片，包
入菠蘿丁或其他水果丁和糖，疊成長方形塊後，用油煎製而成。
食用時，切成小塊，淋上煉乳，成品色澤金黃，質地鬆脆，味道
香甜可口。
金黃色的甩粑粑上桌了，它類似印度的飛餅，裏面拌了雞蛋和

蜂蜜。我們一嘗，外皮酥脆。我們三位中，女嘉賓一口氣吃了三
塊。我也吃了兩塊，這讓主人有些尷尬，本來是體驗餌絲美味
的，被甩粑粑搶了風頭。
我有些奇怪，雲南人好像不怎麼愛吃甜，怎麼會做出這麼好的

甜食來呢？原來這是他們的「拿來主義」的美食，借鑒了印度和
緬甸的飛餅製作工藝。也可能我們三個都有些偏甜口。但甩粑粑
沒有飛餅那麼甜膩，正如金莎評點的那樣：甜得恰到好處。「增
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用宋玉當年描述美人的句子
來形容這個粑粑也挺合適。

辣
每個地方的辣是不一樣的。很多地方的人都說自己最能吃辣，
四川人、貴州人、湖南人、江西人都號稱自己「不怕辣」「辣不
怕」「怕不辣」，我也分別領教過各地的辣，辣味多元。但來到
德宏才知道什麼最辣、什麼是辣椒中的核武器。
德宏人吃辣，吃得從容。陪同我們的老伍說：「辣是替舌頭開
荒哩」。開荒意味着率先進入，然後開啟味蕾。但開荒也是會遇
到意外——那天早晨，我們去吃餌絲，老闆指着那個小小的辣椒
說：「愛吃辣的可以涮着吃。」名叫「涮涮辣」的果實呈長卵狀
圓錐形，色彩鮮紅，果皮略皺，有「疙瘩」狀凸起。我歷來對辣
有所警惕，將那個小辣椒輕輕晃了兩下，就收回了。而身為川人
的何岩柯則不以為然地多涮了幾下，沒想到他一下筷子，就驚呼
起來，「辣！」「辣！」「辣！」然後咳嗽。連續幾天，他見到
這個叫「涮涮辣」的玩意兒，總是避之不及。他感慨道：「景頗
山上採來的涮涮辣，指甲蓋大的一顆就能讓整條街淌淚。」
這一次，我長了知識，知道最辣的食材涮涮辣是一種產自雲南
的辣椒，是野生小米辣的一個變種。它以辣度極高而聞名。2006
年經湖南農業大學食品科學院檢測，其辣度高達444.133萬個斯
科維爾單位，辣度級別超過10級，是國內外已報道的辣椒中辣度
最高的品種。涮涮辣在傣語中被稱為「麻苤章線」，意為「大象
吃後會辣得亂叫」。相傳大象不小心用鼻子碰到這種辣椒後，會
被辣得狂奔不止，因此也被稱為「象鼻辣」。何岩柯的驚呼也就
不奇怪了。
雖然很辣，但這幾天我還是悄悄地嘗一點點，回味不止，甚至
想帶一點回北京。辣，是上癮的。（未完待續）
（作者係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小說選刊》原副主編，

文藝評論家。）

春天從花中醒來
袁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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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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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朵花中

春天悄然甦醒

福州，這座枕山面海的城，藏着數不盡的故
事，宛如一首悠悠傳唱的古曲。這裏每一處景
致都與美食融合，叫人忍不住沉醉。
記得初到福州，正是夏日，熾熱的陽光毫無

保留地傾灑在大地上。我漫步在街頭，不經意
間聞到一陣誘人的香氣，順着香味尋去，一家
賣肉燕的小店出現在眼前。
店內人頭攢動，好不容易找了個位置坐下。
不一會兒，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燕端了上來。那
薄如蟬翼的燕皮，包裹着鮮嫩的豬肉餡，在鮮
美的高湯中若隱若現，上面還點綴着翠綠的葱
花和紫菜，宛如一件精美的藝術品。迫
不及待地舀起一個送入口中，燕皮爽滑
彈牙，彷彿在舌尖上跳舞，肉餡鮮香多
汁，瞬間在口中綻放出美妙的滋味，那
一刻，我似乎明白了「此物只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嘗」的美妙意境。
和肉燕一樣，魚丸也是福州的招牌美
食。在一家老店，我目睹了魚丸的製作
過程。新鮮的海魚被師傅熟練地片下魚
肉，用刀背細細剁成魚泥，再加入蛋
清、澱粉等調料，不停地攪拌，那魚泥
在師傅的手中逐漸變得黏稠上勁。隨
後，師傅揪起一小團魚泥，包上豬肉或
蝦肉做的餡，輕輕一搓，一顆圓潤的魚
丸就成型了。魚丸下鍋煮熟後，浮在湯
麵上。我趕忙嘗了一顆剛出鍋的，Q彈

的魚丸裏汁水四溢，魚香、肉香完美交融，那
滋味讓我回味無窮。
來福州三坊七巷是不得不去的。白牆瓦屋錯

落有致，石板小巷蜿蜒曲折。每一座坊巷，都
承載着一段段傳奇故事。嚴復、冰心、林覺民
等名人的故居，靜靜地佇立在歲月裏，彷彿在
低聲訴說着往昔的輝煌。漫步在巷子裏，腳下
的石板路被歲月打磨得光滑，路旁的古牆爬滿
了青苔，透着一股古樸的氣息。陽光從狹窄的
天空灑下，形成一片片光影，我不禁想起那句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這裏雖沒有禪

房，卻有着福州城獨有的百年滄桑與深厚的人
文底蘊。
三坊七巷藏着許多有意思的小店。一家賣油

紙傘的店舖吸引了我，店內擺滿了各式各樣的
油紙傘，色彩斑斕，圖案精美。我輕輕拿起一
把，撫摸着細膩的傘面，感受着傳統手工藝的
魅力。還有一家文藝的咖啡館，我走進去，點
上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人來
人往，享受着這片刻的寧靜。
在福州的日子裏，我還體驗到了這裏充滿煙

火氣的市井生活。清晨，菜市場裏熱鬧非凡，
各種新鮮的蔬菜水果擺滿了攤位。攤主
們操着福州方言，大聲吆喝着，那此起
彼伏的聲音，充滿了生活的節奏感。傍
晚，街邊的燒烤攤、小吃攤陸續出攤，
香味瀰漫在空氣中。我和新結識的朋友
圍坐在燒烤攤前，吃着烤串，喝着啤
酒，談天說地，一天的疲憊都在這歡聲
笑語中煙消雲散。
福州，這座充滿魅力的城市，用美食
溫暖我的胃，用歷史觸動我的心，用市
井生活感染我的靈魂。它就像一位親切
的老友，讓我在每一次的探尋中，都收
穫滿滿的感動與驚喜。離開福州後，那
些美好的記憶依然時常在我腦海中浮
現，讓我無比懷念。

（作者係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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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三坊七巷的嚴復故居。 資料圖片

當第一縷細雨輕柔地喚醒大地，嫩綠的芽尖
頂開鬆軟的泥土，春天便以露水為信，悄然降
臨。恰似杜甫筆下「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的溫柔，濕潤的泥土中，星星點點的薄荷
葉破土而出，帶着清新香氣，縈繞在濕潤空氣
中。沉寂的溪流甦醒，發出清脆聲響，幾尾小
魚在潺潺水流中游弋，攪碎倒映天空的「鏡
子」，水面波光閃爍着春日的活潑。
在我眼中，春天不只是寒冬的結束，更是萬

物譜寫的生命讚歌。它像神奇的魔術師，將冬
日積蓄的力量，幻化成漫山遍野的三角梅，把
深藏的思念，釀成街頭巷尾的五彩斑斕。有人
嘆「春歸何處尋不見」，卻不知真正的春意，
在暖陽與微風交織處暗湧。背陰牆角下，成簇
的酢漿草捧着粉嫩小花列隊；老舊屋簷陰影
裏，青苔用翠綠絨毯鋪就春的底色。
循着溪水聲，我走進原野，泥土與青草的芬

芳，夾雜着絲絲海風，沁人心
脾。去年深秋埋下的龍眼
核，已頂破腐殖層，舉
着嫩葉向天空致敬。
螞蟻沿着粗壯的榕
樹葉脈，搬運着晶
瑩蜜露。炮仗花

橙紅的花朵掛滿藤蔓，讓人想起「火樹千株照
水明」的熱烈。洋紫荊羞紅了臉，將心事藏在
層層花瓣中，偶爾有露珠滾落，驚醒沉睡的彩
蝶。
那片荔枝林最為驚艷。千萬朵淡黃的荔枝花

在枝頭匯聚，如天邊輕雲。每一朵小花都小
巧，花蕊頂着金粉顫動，似在孕育夏日的甜
蜜。微風吹過，花香四溢，像奏響豐收序曲。
幾個孩童舉着網兜，嬉笑追逐花粉，笑聲驚起
棲息在桉樹上的畫眉鳥，它抖落的羽毛與飄旋
的花粉共舞。不知名的野花從石縫中探出頭，
淡藍花瓣上凝結着朝露，像是大地的淚。
轉過開滿紫雲英的田埂，老荔枝樹下的青石

棋盤映入眼簾。石縫裏牛筋草生長，棋盤上落
着荔枝花瓣。這勾起我兒時與祖父對弈的回
憶，他常說「春棋最宜佐新茶」。如今，青瓷
茶盞仍泛着幽光，卻再無人拿起。正悵惘時，
幾隻蜜蜂飛過，它們後足沾滿的金色花粉，恰
似時光碾碎的光斑。
置身春日美景，忽聞燕語呢喃。抬頭望去，

去年的舊巢仍在屋簷下，雛燕探出金邊小嘴，
接過母燕銜來的柳枝。風箏線那頭的童聲歡
笑，讓記憶鮮活。二十年前的我，也曾赤着腳
追逐蝴蝶，用柳枝編花環，偷採的油菜花在衣

襟留下鵝黃印記。田壟盡頭，古老水車轉動，
把溪水潑向天空，彩虹在水霧中架起橋樑。
暮色漸濃，漫山映山紅綻放。從山腳到山
頂，赤紅、玫粉、雪白的花浪
翻湧，應和着古人對春的詠
嘆。採茶女竹簍裝滿雀舌新
芽，鬢角的山茶花與晚霞爭
艷。歸途中遇雨，躲進廢棄農
舍，驚喜發現石縫裏的馬齒
莧，肥厚葉片托着雨珠，恰似
翡翠盞中月光釀成的美酒。
原來，春天的美好從未消

逝，它化作年輪裏的琥珀，在
似曾相識的清晨，重新泛起光
澤。當夜雨叩窗，我聽見種子
脹裂的細微聲響，讓人想起生
命的輪迴。
春天，是萬物寫給時光的情

書，是候鳥的重逢，是種子破
土的吶喊。當我們輕觸沾着晨
露的三葉草，便是在觸摸永恒
的希望。那些年復一年甦醒的
希望，終將在記憶深處長成開
花的大樹。此刻，書頁間的玉

蘭花花瓣飄落，二十年前的芬芳，落在書寫春
天的筆尖。

（作者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春痕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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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以露水為信悄然降臨。 AI繪圖

童恩兵

舌尖上的福州


